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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了，两年三个月。”走出法院门口的一瞬间，江秋莲压抑许久的泪水夺眶
而出。4月17日，江秋莲起诉网民林某侮辱、诽谤案，在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
一审宣判。

2018年起，林某通过其新浪微博账号“独狼独语4”等，持续发布与江歌案
有关的博文，并传播“吃女儿人血馒头”等言论，引发网友关注。江秋莲从青岛
来到千里之外的建瓯提起刑事自诉，要求以侮辱罪、诽谤罪追究林某的责任。

该案在2020年11月获法院立案，经过2年多的等待，江秋莲终于等来了一
审结果：林某的行为构成侮辱罪、诽谤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
月。

在这起案件宣判前，海都记者分别于3月21日及4月16日，两次采访了江
秋莲，听她讲述近年的艰难经历。

江歌妈妈诉网暴者案
在建瓯一审宣判

林某的行为构成侮辱罪、诽谤罪，数罪并罚，获刑两年三个月；案件宣判前，
海都记者两次采访了江歌妈妈，听她讲述近年的艰难经历

如何根治网络暴力，防止“按键伤人”一次次重
演，已经成为全社会迫切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福建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丁兆增表示，网络
暴力表面上是网民的一种非理性行为，实质上是
网民言论表达自由的异化。部分网民在行使言论
自由权利时，往往不顾个人的言行责任。因此要
加强对网络暴力行为的规制。

丁兆增教授认为，首先，要加强网民的媒介素
养，增强网民明辨是非的能力，培养健康的网络心
态。其次，要加强平台把关责任，落实网络服务提
供者的法律责任。最后，要建立反歧视和反暴力
举报平台，及时调查和查处制造和传播虚假信息
者，对发表攻击性网络言论者及时警告和警示，严
肃整治网络不良风气。

在今年两会上，整治网络暴力也被写入“两
高”工作报告，这也是“网暴”首次在最高检报告中
出现。报告指出，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清朗网
络空间成为互联网治理的当务之急。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全国人大代表，TCL创始
人、董事长李东生指出，当前法律层面对于网络暴
力缺乏精确定义，以及明确的可操作性司法解释，
尤其缺乏反网络暴力的专项法律条款作为指引，
这导致在实际诉讼过程中，法官裁判规则无法统
一，自由裁量权较大。

李东生建议尽快出台《反网络暴力法》，明确
界定网络暴力的定义和范畴，以具体化的法律条
文指导司法实践，给网暴画红线，戴紧箍。

福州晋安区政协委员、福建航嘉律师事务所
的龚为民律师则认为，在我国的刑法中规定了侮
辱罪、诽谤罪，对于在互联网上侵害他人名誉，情
节严重的行为要承担相应责任，用我国现行的法
律条款可以进行惩治。更重要的是，这些网络平
台上的发布者、提供者和信息网络的服务商，都需
要从一件件惨痛的网暴案件中吸取教训，对网络
上的信息加以审核，对事件客观评论，共同抵制网
络暴力，用理性、文明的言论传播正能量，共同维
护网络空间的和谐。

当然，法律的健全、平台的治理、素养的提升
非一家之事、一日之功，需要靠每一个人保持自
觉、理性和节制，毕竟网络生态关系着每一个人，
如果我们彼此之间无法最大限度地传递善意，那
么这一分钟的“施暴者”，下一分钟就可能变为“受
害者”。
（本版稿件部分综合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新黄河等）

网络暴力维权之路艰
难且漫长，江秋莲说，能够
坚持走到现在，看到部分
网暴者付出代价，她已经
算是一个“幸运儿”。

这些年来，网络暴力已
经成为虚拟世界中的一个
黑暗漩涡，在无数热点事
件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
迹，甚至成了当事人“生命

中不能承受之重”——
2023年 2月 14日，网红

“管管”不堪网暴自杀，留
下仅三个月大的孩子；2023
年 1月 23日，因染粉色头发
被网暴，24 岁女生郑灵华
离世；2022 年 1月 24 日，寻
亲少年刘学州留下一封七
千字遗书之后自尽身亡，
生前曾遭受严重网暴……

在众声喧哗的网络世
界里，任何人都有可能成
为网暴的受害者。很多时
候，起因可能只是发表了
一句不同观点的评论，诋
毁、诽谤与恶意就顺着网
线而来：电话、社交账号被
曝光，骚扰电话和信息瞬
间涌入；所在学校、公司、
住址被曝光，收到大量举

报信、恶意邮件；个人照片
被曝光并篡改加工；亲属
和朋友信息会被“人肉”出
来……

一位曾遭受过网络暴
力的网友称：“不论我们采
取什么样的方式，断网线
或直接硬刚，都受到了伤
害，只不过还有大量的伤
疤没有揭开。”

江秋莲称，正常来说，
刑事自诉案件应当在收到
自诉状之日起15日内立案，
但总是因为证据不足、被告
人“下落不明”等原因，迟迟
无法立案。

此外，从立案到审判也
有很长的路要走。截至目前，

江秋莲已经起诉了近 10个
人，但除了此次林某的案件，
仅两起案件有结果：画漫画
的“叶赫那拉秋莲”，发布的
微博被转发1500余次，点击
浏览1000多万次，被法院以
寻衅滋事罪判处一年有期徒
刑；另一谭姓网民，在网上连

续辱骂江歌和江秋莲，法院判
决认定他犯侮辱、诽谤罪，判
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二次伤害几乎是所有
网暴维权者难以逃脱的“宿
命”。江秋莲说：“维权所耗
费的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
把很多人拦在半道上，但这

并不是最难的。最大的困
难是，在取证过程中，我需
不断地去看那些伤害我和
江歌的内容，一遍又一遍，
像肉滚过刀片。但是想要
维权，你就必须去触摸，去
承受。大多数人真的承受
不了这个过程。”

但起诉一个看不见、摸
不着的网民，并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情。

在网络上，网民们大多
靠昵称互相识别，被网暴者
在寻求法律帮助时，遇到的
突出问题就是无法获得施
暴者的真实姓名。如何让
网暴者现身是所有维权者
必须跨过的“坎”。

在律师的指导下，江秋

莲通过向法院起诉平台方，
要求平台履行信息披露的义
务，以获取账号使用者的真
实身份。确认身份信息后，才
能进一步向法院提起诉讼。

值得注意的是，网络暴
力并非法律用语，相关规定
散见于民法典、刑法、治安
管理处罚法、网络安全法等
法律规范中。刑事方面，与
网络暴力相关的是侮辱、诽

谤罪，情节严重的，处 3 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
或剥夺政治权利。

而侮辱、诽谤罪在刑法
中是为数不多的“告诉才处
理”的罪名。如果要追究网
暴者的刑事责任，大多数时
候只能通过自诉。这就需
要起诉者自行举证，自己准
备证据材料。

江秋莲告诉记者，整理

一份起诉材料，除了需要截
取上百张图片添加到“公证
云”电子数据保管系统外，
还要把截图复制到文档，标
上每张图的公证编号，再把
其中网民言论的重点内容
打字记录，形成上万字的证
据目录。最后，再根据材料
写成一份起诉书。一整份
材料整理下来，往往需要花
费几个月时间。

对于江秋莲而言，林某
的诸多诽谤和攻击，只是她
所遭受的网络暴力的一个
小小缩影。

“这几年对我和江歌的
攻击从来没有间断过，这是
一个群体性的行为。”江秋
莲称，自 2017年起，她在网
络上遭受了无数谩骂。

2016年 11月 3日，江秋
莲的女儿江歌在日本留学
期间遭闺蜜前男友陈世峰
杀害。随着事件不断发
酵，江秋莲在获得网友同
情的同时，也面临着无数
蜚短流长、恶意汹涌。“施
暴者专门在我最脆弱的地
方撒盐，还有些人骂江歌

骂得特别难听。伤害一个
人最恶劣的方式，就是去
伤害她的孩子，那比伤害
本人更痛万倍。”

面对网络暴力，江秋莲
一开始手足无措，她试图无
视这些“刺向她的刀子”。
但自 2018年初从日本回国
后，江秋莲就有了投诉侮

辱、诽谤江歌和自己的网民
的想法。

“我女儿已经不在了，
她还要遭受网络上的这些
谩骂，我要担起维护她的责
任。”江秋莲说。

这些年来，她辗转北
京、上海、安徽、福建等地维
权，状告网暴者。

“施暴者专门在我最脆弱的地方撒盐”

告倒一个网暴者有多难？

“取证过程，就像肉滚过刀片那样疼”

网络暴力频发，何时才能停止？

如何治理网络暴力
防止“按键伤人”一次次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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